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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冰戀書櫃》







剛剛處理完我的第五個受害者劉新芝的屍體，心中卻猶如死水，沒有一絲漣漪，然而我知道，我已經難以自拔，下一次不可逆轉的爆發也許就在不久的將來……



抬頭望去，一輪明月掛在天上，恍惚間，變成了王海霞的臉。



王海霞，我的第一個受害者，一個清澈如水的女孩兒，一次意外的相遇，一次意外的失手，竟讓她離開了她無限眷戀的塵世，竟讓我塵封多年的冰戀和絲襪情結如決堤之洪水，一發而不可收拾。



大學剛畢業不久，在一次朋友的聚會中，我認識了王海霞，那天她顯然有些疲憊和倦意，在熱烈的氛圍中有些不和諧。



聚會快結束時，濤把她推薦給我，說：「王海霞，這是強，我的大學同學，一個思想者，很好的傾訴對象喲。」



我沒有回擊濤用「思想者」對我慣於沉默的調侃，對王海霞說：「認識妳很高興，不過，我確實是一個很好的傾訴對象。可以一起聊聊嗎？」



我和王海霞相視一笑，她沒有拒絕我的邀請。



接下來的時間，我和王海霞好像游離在眾人之外，雖然都是談些無關緊要的事情，但我清晰地感覺到，王海霞的淡淡的憂傷和對我的好感。



王海霞寫得一手好文章，也許是留連於文字的原因，她沉穩而多愁善感的眼神，讓我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愛憐，格外地喜歡她，她那年剛剛20歲。



但在以後近一年的時間裡，她始終沒有向我靠近半步。



秋天來了，地上灑滿銀杏的葉子，我徜徉其間，無奈而心痛。



後來，我給他寄去一片銀杏葉，附了一張紙條「別再用羞澀裝飾朦朧，請妳，別再讓距離拉長無奈，送妳一片銀杏的葉子，送妳一片真誠的期待……」



回復很快就來了，簡單而堅定「我有男朋友了，但我很希望我們成為好朋友。 」



事情似乎已經結束了，我和王海霞幾乎失去了聯繫。



半年後的一天，王海霞突然出現在我的門外，她看著我驚異的眼神，嘴角掠過一絲不易察覺的微笑。



「可以進去嗎？」她說得很平淡。



「快，快請進！」我有些忙亂：「屋裡很亂，別介意。」



那天，我知道了王海霞的很多事情，包括她從小父母的離異，包括她和同學間的誤會，特別是男友的不可把握和最終的離去。



我的勸解似乎沒有什麼效果，她只是用很異樣的眼神看著我笑，最後，我試探著說： 「我真的比妳的那個差很多嗎？我除了奉獻自己，恐怕再也沒有辦法了。」



不想，王海霞的眼中閃過一絲光芒：「愛怎麼可以重來呢？不能和我愛的人生生死死，倒真希望死在愛我的人手裡。」



她的話像一聲驚雷，砸在我不可告人的另一面，那與生俱來的窒息美麗的冰戀慾念。



我迅速地瞥了一眼她潔白的頸項和裹在船鞋中的穿著肉色絲襪的腳，竟不自主地有些發抖。



「怎麼了？強。」



「沒什麼。別胡思亂想。」



「我想過死，但沒有勇氣。」王海霞逕自說下去，全然沒有在意我的反應，「也許明天一切還會好的，也許更糟……」她頓了一下，說：「你會幫我嗎？我希望死得很乾淨，你說哪個死法會好些呢？」



「沒有一種死法是好的，別瞎說了。」



「你害怕了？看你緊張的。」王海霞看著我的神情，好像輕鬆了許多，「我很痛苦，強。也許暫時的死去會讓我忘記從前，會讓我們有個新的開始。」



我清楚地聽到她說「我們」，於是，我笑了，大膽地坐在她的身邊。



「好吧，我給妳暫時的死亡，然後是我們新的開始。躺下吧。」



「幹什麼？」王海霞滿是驚詫地看著我，臉上的表情也突然變得陌生了。



「不是要暫時的死亡嗎？」我從床頭拿起了我的一條真絲圍脖兒。



王海霞笑了，把我床上的東西推到牆邊，脫下鞋，直直地躺下，把兩臂自然放平，說：「來吧。一定要讓我死過去。」



抬頭時，我看到她的腳型真好。



我把圍脖兒摺成一寸寬的帶子，一圈圈地輕柔地纏住她的脖子，然後一點點拉緊。



「快，再使點兒勁，用力些。」王海霞好像急於等待死亡的一瞬。



我看她的臉慢慢紅了，嘴唇微張，雙眸半合。



剎那間，我的防線崩潰了，猛地將絲帶的兩端拉緊。我聽到王海霞的喉管發出咯咯聲，表情也變得痛苦了許多，雙手緊緊抓住自己的衣襟，腿也蜷了起來，但她不做任何的反抗。



我的另一面完全佔據了我，我只想多看一眼她的窒息，然而就是這多看一眼，王海霞的表情又恢復了平靜。



當我驚醒時，手上的力氣立刻消失殆盡，任我拼盡全力怎樣晃動，王海霞只是毫無知覺地被動地擺著身體，臉上漠然的讓我幾乎發狂。



我一下癱坐在地上，眼前的東西消失了，只有意識中一絲殘念「真的結束了？我是愛她的……」






（二）







不知過了多久，我被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驚醒，心中慌亂得不知如何是好。



「強，電話！」還好，這是鄰居熟悉的聲音，我好像一下子恢復了意識，我連忙用被子蓋住王海霞的屍體，盡量平靜地走出門去。



大學畢業以後，我一直住在這個筒子樓裡，大家擠在一個樓道裡做飯，在一起洗衣服，共用一個廁所，當我在樓道的盡頭接電話時，清醒得不能再清醒了，電話那頭是濤的聲音：「王海霞出走了，去你那裡了嗎？」



「怎麼回事兒？我有半年多沒見過她了。」



「是這樣，唉！我再去問問別人吧。」



「告訴我怎麼回事兒。」



「這樣吧，我晚上去你那裡，六點鐘。」濤匆匆掛了電話。



我回到屋裡，看到正午的陽光從窗簾的縫隙中擠進來，在地上劃了一道醒目的「一」字，王海霞靜靜地躺在被子的下面，雙腳把被子微微地頂起來。



我坐在床邊，掀開被子的一角，看著王海霞嬌好的腳，伸手去摸，餘溫猶在。



此時，理智戰勝了我所有的慾念，腦子裡快速思索著屍體的處理方法，我想起了大木，他的父親有車，我拿到駕照也快一年了，應該沒問題，然後去山裡，深深地埋了。



我把王海霞藏在床下，簡單地偽裝好，然去實施自己的計劃。



六點鐘之前，我把大木父親的車開到我的樓前，包括買了一把軍用摺疊鏟、一個手電筒、一卷繩子和一個大麻袋。



一會兒，濤來了，顯得有些焦急，告訴我王海霞給她的男朋友留下一封信，如何如何，反正她要離開這個城市，永遠不回來，不必找她等等，最後一句話是：「今生沒有愛，也不需要。」



我一直認真地聽著，很少搭話，也不著急。



濤感到了我的漠然，說：「我知道你喜歡她，她太癡情了，雖然那不是幸福，但你不會小心眼吧？」



出門時，濤最後又叮囑道：「如果有她的消息，趕快告訴我。」



「她的家人呢？」我明知故問道。



濤怔了一下，一臉無奈地說：「她哪裡有家？」隨後，搖著頭走了。



一切又平靜如初，我從床下拉出王海霞的屍體，把她平整地放在床上，屍體已經開始有些僵硬了。



我用濕毛巾擦去她身上的灰塵，擦淨她的臉，奇怪的是，她臉上竟然沒有一點血斑，連頸上的淤痕也淡的出奇。我想，我確實沒有下死力呀，她竟然就這麼死了，也許是迷走神經的緣故？



我一邊看著她一邊胡亂地想著。



也是，我後來的幾個受害者沒有一個像她這樣，死的那麼快，那麼安詳。



當然，那是後話了。



我計劃後半夜再動手，還有整整一個晚上，我可以和王海霞好好地在一起。



此時，我又進入了癡迷的狀態，摟著王海霞的屍體，感覺著她的一切，接著，費了好大勁，我把她的衣服脫了下來，只留下腳上的一雙肉色絲襪。



我擦著頭上的汗，第一次看到女性的胴體，以我最喜歡的姿勢展現在我的眼前，我撫摸著王海霞的每一寸肌膚，感受著她腳上的絲質的刺激，身體不住地發抖，但又幾次抑制住自己的慾念，當時不知為什麼，我總在想：「我是愛她的，但她並不愛我。」



直到最後也沒有做，這也是唯一的一次。



王海霞順從地任我擺弄著，我把她抱起、放下、翻身，沒命似的吻他，捧起她的腳，把臉埋進去。



夜深時，我拉開窗簾，明媚的月光灑在床上，王海霞的屍體在月光下顯得更加潔白、清冷。



我跪在床邊，把臉貼在她的胸前，腦海中閃現著她的那句話：「今生沒有愛，也不需要。」



醒來時，天已大亮，我讓自己的疏忽驚出一身冷汗，「今天該上班了，但我不能請假，一定不能有任何紕漏。」好在我向大木借了兩天的車。



迫不得已，我再次藏起王海霞的屍體，心事重重地上了一天班兒，那夜，我把事情解決了，出奇的順利。



回來的路上，我在一條運河邊停了下來，儘管身體極度疲憊，但腦子裡像放電影兒一樣閃現著和王海霞在一起的分分秒秒，我知道，我的那道閘門打開了，甚至堅信，我還會有機會感受已經消失的一切，我的心理素質可以讓我一輩子感受那一切。



那夜，我徹夜未眠。王海霞的失蹤在一年後才真正引起重視，濤告訴我，她母親從國外回來報了案，但沒有一點兒頭緒，警察也來找過我，只是簡單地問了些情況，問題雖然挺刁鑽，但我一邊裝著回憶一邊平靜地一一應對了。



其實，那時，我的第二個受害者張思敏也已經埋進西山了






（三）







那是王海霞死後幾個月，我對王海霞的思念，更確切地說，是對王海霞的屍體的眷戀與日俱增，甚至常常在夢中與她的屍體纏綿。



我強烈地期待著下一個機會的來臨，但我的理智告訴我，必須要有耐心，這個目標必須與我沒有任何的外在聯繫，而且還得能夠去我的那間小房子，我堅信，無動機殺人是最難破的案子了。



我常常莫名其妙地背起畫夾去西山的公園寫生，自王海霞死後，那裡幾乎是我外出寫生的唯一的地方，強烈的情感的驅動使我對西山的描畫出奇的美，有時連我自己都感到驚異。



那天，風和日麗，秋高氣爽，西山的楓葉染紅了山巒。



我支起畫具，坐在地上，開始了我描畫心靈的工作，時而有路人駐足，或是靜靜觀看，或是小聲評論，我只是沉浸在自己的遐想之中。



突然，有人蹲在了我的身旁，我嗅到了青春少女的氣息，便情不自禁地轉頭看去，一雙自信而單純的明亮的眼睛閃過一絲羞怯，隨即又變為燦爛的笑。



「你是畫家嗎？畫得真好。」女孩兒的聲音細膩甜美。



「過獎了吧，業餘愛好而已。」我笑著答道，心中卻泛起了一陣強烈地騷動。



我一邊心不在焉地畫著，一邊與女孩兒聊了起來，盤算著能否實現自己的計劃。



這時，女孩兒突然說：「這幅畫給我行嗎？」她看到我猶豫了一下，隨後說道：「我可以出錢喲，我買。不過，你別宰我啊。」



「能告訴我為什麼嗎？我的畫不值錢，但也不輕易送人。」



「我想送給一個重要的朋友，我答應他，回去時給他一份特別的禮物。」



「男朋友嗎？」



我看到女孩兒臉上一陣微紅，便說：「沒問題，不過這個不是最好的。」



後來，我以嚮導的身份帶女孩兒在公園裡轉了轉，請她吃了午飯，瞭解到她是個旅遊者，想考驗一下自己，隻身到這個城市來，她叫張思敏。



看著張思敏單純而自信的神情，我強烈地感到，機會來了。



果然，張思敏毫無防備地跟著我到家裡選畫，在她心滿意足地沉浸在我的畫中時，我用一根麻繩從背後勒住了她的脖子。



張思敏驚恐的叫喊被擋在壓扁的喉管中，細膩甜美的聲音變成嘶啞的哦呃聲，我把她摔倒在地，用肘和膝控制著她的反抗，張思敏的力量讓我感到吃驚，足足有一分半鐘，她都在竭力地反抗著，最後，她身子一挺，一下子便癱軟地趴在地上。



我坐了起來，感到渾身的勁兒好像使完了，胳膊沉重的像灌了鉛。我無力地看著張思敏瞪得大大的失神的眼睛，想起她臨跟我來前，那眼中的自信與頑皮：「反正，你也不能吃了我……」



我和大木又一次聯繫了車的事，兩天後他才能給我，我一邊計劃著這段時間裡的每一個步驟，一邊回到自己的屋裡。讓我心跳不已的是，張思敏居然在地上蠕動著身體，嘴裡發出痛苦的哼哼聲，慌亂中，我再次用麻繩將她勒住，這次她只是緊皺著眉頭，身體也只能無力地扭動了幾下，最後，平緩地閉上了眼睛。



我發現，她細嫩的脖子上已經血跡斑斑，微微張開的絳紫色的嘴中露出一排潔白的牙齒。



我將張思敏抱到床上，用溫水擦去她眼角的淚，頸上的血，然後，脫下她的衣服，聞著腳上因為穿旅遊鞋而留下的味道，給她穿上我藏了很久的一雙長筒肉色絲襪。



張思敏的身材讓我心醉，豐滿、白皙、健康，我俯下身去親吻她堅挺的乳房，捧起她那雙足有39碼的大腳，摩擦我的下體，最後，在顫抖中撲在張思敏的柔軟而溫暖屍體上，欲癡欲仙地完成了我人生的第一次交合。



完事之後，我出去洗澡、吃飯，為了以防萬一，我將張思敏的白色線襪緊緊地繫在她的脖子上，打了個死結，再把屍體推到床下。



晚上回來時，張思敏依然僵直地躺在床下，一雙大腳直直地立起，我又一次抑制不住激動，一把把她拖出來，在地上就開始了。



那夜，我給張思敏穿上白色的內褲，在屋裡拖來拖去，欣賞著她的無力的屍體，仔細撫摸著她的冰冷而不失彈性的肌膚，最後，抱著她的那雙穿著肉色絲襪的大腳昏昏睡去……



第二天醒來時，我推開張思敏冰冷的雙腳，一下子翻身坐起，飢渴地再次看著她，陽光照在床上，張思敏的白色內褲在青灰色的屍體的陪襯下，格外醒目，只是她的那張曾經靚麗的臉變得十分恐怖，佈滿深色的血點，雙目緊閉，小巧的嘴巴也好像腫了起來。



我嘆了口氣，心滿意足後，竟然莫名其妙地對自己的殘酷感到一絲愧疚，一個念頭突然在腦海中閃現：那個等著張思敏的禮物的小伙子在做什麼呢？



我把僵硬的像一截樹樁似的屍體藏在床下，開始了新的一天，那天我總是不住地想起：多麼美好的秋天啊，可是對於另兩個生命來說，卻什麼都看不到了。造化弄人，上天為什麼給我這種嗜好，我的終極幸福竟是建在這麼殘酷的基礎之上……



後來，我按處理王海霞的屍體的辦法，將張思敏也埋在了離她不遠的一個地方，讓她們在一起做伴兒。



之後，又去了運河邊，坐了很長一段時間。



再後來不久，就發生了上述的那件事，公安來找我詢問王海霞的情況，雖然一切順利，但我收斂了很多，也不再去西山畫畫了。此後的兩年，我一直沒有任何動作，但是也發生了一件對我一生都很重要的事情，我「嫁」給了一位富婆，因為這確實不是「娶」。



這個比我大十歲的女人叫惠，是我「下海」後的第一個老闆，她面貌清麗，做事堅定，但性情古怪，似乎油鹽不進。



我和惠在一起後，就離開了她的公司。



長話短說，從根本上講，我們沒有什麼婚姻，我本來也沒有打算這輩子要結什麼婚，只是她發現了我暗戀她的腳，寂寞怪異的她需要一個年輕英俊的小伙子，而我看中了她在郊區的那套大宅子，那真是一個藏屍的好地方。



惠和我在一起，從來不讓我進入她，而是穿著任我選擇的絲襪，讓我吻遍她的全身，最後用舌頭把她送上高潮，她也是用嘴幫我解決問題，每次完事之後，我拚命刷牙，幾乎把自己的嘴刷掉一層皮。



但我從來不動惠的主意，而是充分利用她的這個大宅子和她長期在外奔波而給我留下的時間，她僅僅給我一個忠告：「強，你可以還有別的女人，但不要帶到我的家裡來。」



然而，沒有多久，我就把我的第三個受害者吳寧帶來了。



吳寧是我在街邊的一個非正規保姆市場找到的，來自小城鎮的吳寧身材絕好，眼神好奇而樸實，進了惠的別墅，她東張西望，好像有些興奮。



我遞過去一杯水，說：「先歇一下，待會兒去看看你住的房間。」



吳寧接過水杯，用不太標準的普通話柔柔地說道：「謝謝喔，大哥。」



我看著她明亮的眼睛，想像著十幾分鐘後將會變成一個什麼樣子……






（四）







過了一會兒，我帶吳寧來到一層把角的一個房間，那是惠用來招待客人的臥室，已經閒置很久了，屋內整潔、明快，吳寧睜大眼睛看著那個雙人床，說：「我就睡在這裡麼？」



我點點頭，說：「條件不太好，還能湊合吧。」



「很好了，很好了。」



吳寧的話音未落，好像突然感到了什麼，她轉過頭看著我，一臉茫然，「大哥……」剩下的話還沒說完，便一頭栽在地上。



惠的藥起作用了，我真的很感謝惠的這些東西，她神經衰弱、失眠，常神經兮兮地不知從哪兒搞些藥來吃，不想這次派上了用場，效果比我想像的還要好。



我把吳寧抱到床上，脫下她的衣服，一陣少女的芳香飄進我的鼻腔，「這個女孩兒還挺乾淨，但我還是要再清洗一下。」



我一邊想著一邊又把她抱進浴室，輕輕地放進早已蓄滿水的浴缸中，吳寧整個人慢慢滑入水中，秀美的長髮在水中飄了起來，我摩挲著她的身體，又不由自主地發起抖來，在認真地為吳寧清洗過後，我用大浴巾裹住她又回到房間，仔細擦乾她身上的每一個水滴，用電吹風吹乾她的長髮，從一打未開封的絲襪中找出一雙淡粉色的，恰好襯托吳寧白皙的皮膚，我把她擺成「 大」字，瘋狂地做了起來。



吳寧隨著我的動作不停地晃動著，臉上竟泛起一陣紅暈，更讓我興奮不已的是，她竟然還是一個處女。



在我的經歷中，這還是第一次。



完事之後，我把吳寧的雙手翻到身後，緊緊地捆住，再拿出一個袋口有繩子的厚厚的透明塑料袋，耐心地等著她醒來。



我仔細端詳著吳寧，發現這個來自偏遠小鎮的女孩兒如出水芙蓉，婀婀娜娜，嬌艷欲滴，這種美在大城市的時尚女孩兒中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。



吳寧醒了，當她看到我，開始大聲而驚恐地叫喊著，拚命地想起來，我輕輕將她按倒，說：「沒用的，沒有人會來救妳。乖，聽話，很快就會結束的。」



吳寧安靜下來，轉而用乞求的眼光看著我，說：「大哥，饒了我吧……」



我的心砰地動了一下，眼神也有些閃爍了，但只是幾秒鐘，我很快就意識到：開弓哪有回頭箭？



我猛地將塑料袋套在吳寧的頭上，用力將袋口繫在她的脖子上。



吳寧又開始掙扎起來，叫喊聲在袋子中悶悶的。



我靜靜地看著吳寧翻滾著，落在床下，身體如舞蹈般扭動，塑料袋被急促的呼吸弄得一伸一縮，不一會兒就滿是霧氣了。



慢慢地，吳寧的動作平緩下來，穿著粉色長筒絲襪的腿不住地顫動，腳尖繃得直直的，我清晰地聽到她嚥氣的聲音，透過霧氣朦朦的帶子，我看到她嘴巴張得大大的，雙眼滿是恐懼。



又一個生命結束了，我已經不知道什麼是愧疚，什麼是殘酷，什麼是罪惡，我只有滿足。



照例與屍體過了一夜後，我將吳寧埋在地下室的一個深坑中。



方便的條件讓我的慾念惡性膨脹，兩個月後，我的第四個受害者李莉又死在了這所大宅子裡。



這次我犯了一個足以致命的錯誤，儘管沒有造成致命的後果，但還是讓我在後來的幾年中沒用敢輕舉妄動。



李莉在小學就是我的同學，從小學到高中我們一直在一個班，後來我上大學了，她卻落了榜。



落榜的原因不言而喻，過早開啟的心扉已讓她無心學業，她對我的好感我能清晰地感受到，在我面前，她從來沒有女孩子而應有的矜持，應該說她哪兒都不錯，唯獨我不喜歡她的腳型，她的腳部線條有些太硬了。



其實，上大學時我曾委婉地拒絕了她，原因我卻無法啟口，她以為身份的差距拉開了我們的距離，發誓要再考大學。



我說：「沒用的，我不想和任何人結婚。」



「那好，我等著你，你不結婚，我也不。」



李莉的口氣讓我懼怕，我不知道她為什麼那麼執著，但很快，我們就失去聯繫了。然而，世界真的太小了，李莉真的上了大學，還讀了研究生，當博士畢業的她來到我們公司報到時，我簡直驚呆了






（五）







說實話，初見到李莉時，我心中有一種莫名的激動，難道這就是緣嗎？



那一陣子我腦子裡一直縈繞著這個念頭，但始終沒有任何外在的顯露。李莉也是矜持地與我交往，似乎以前的事不曾發生過。



就在這時，已經疏遠我很長時間的濤又出現了，從他出現的那一刻起，我就隱隱感到了他的意圖，果然，不久以後，他就開始勸我結束那場不正常的「婚姻」，並透露出李莉一直在通過他追蹤我的一切。



我聽著聽著，先前那種莫名的激動沒有了，而是變成一股強大的壓力。



濤只是以為我變得很俗氣，他希望我還原成他以前的朋友強，淡泊、無爭、有才氣，最後我只是笑笑說：「不可能了，我會害了李莉的。」



在李莉的執著和我的冷漠中，濤慢慢退出了，而李莉卻不再矜持。



我說：「我結婚了。」



李莉卻盯著我說：「不！你那根本不是婚姻，你不是那種人，你在逃避！」



我知道李莉為了她心中的目標付出了太多的東西，這種付出讓她已經迷失了自己，她的固執世上少有，而我不能像一個正常的男人一樣給她她所希望的生活。



不久後的一天，惠出國了，李莉突然出現在我和惠的別墅前，我把她讓進客廳，坐在沙發上沉默著。



「這裡是很漂亮嘛，」李莉環視著四周，問道：「這就是你的追求？」



「我會害了妳的，」我發自內心地說：「妳真的不瞭解我。」



「我相信沒有人比我更瞭解你了，」李莉依然是那麼執著，「我心甘情願被你害了，讓我死都可以。」



我的心像被撞了一下，看著李莉微微發黑的皮膚，開始有些走神兒了：她死後會是什麼樣子呢？一股強烈的慾念的衝動讓我忘記了我在做什麼，於是便冷冷的說道「 死？是嗎？證明給我看看……」



我看到，李莉的眼中閃動著淚花，緊緊咬著自己的下嘴唇，突然，她一把從茶几上抓起水果刀，放在自己的手腕上，眼睛直勾勾地看著我。



「我不希望看到血。」我緩緩說道。



「那你說怎麼個死法？」



「跟我來。」我覺得自己心裡忽然十分平靜，沒有了以往的那種顫抖。



我從臥室拿出一雙嶄新的灰色天鵝絨連褲襪，對李莉說：「在屋裡找個喜歡的地方吊死吧。」



我打開包裝，用手將襪子抻了抻，厚實而有彈性，又接著說：「很柔軟的，不會太痛苦。」



李莉遲疑著接過襪子，也用手抻了抻，幽幽的說：「確實很柔軟，還是你找個地方吧。」



我默不做聲地將襪子接過來，把它繫在樓梯的欄杆上，又搬了一張方凳放好，說：「可以了。」



李莉抬頭看著我製作的絞索，淚水潸然而下，突然，她眼中的悲切變成憤怒，轉過頭來一眨也不眨地看著我，一記響亮的耳光打在我的臉上，在我的愕然中轉身向門口走去……



十分鐘後，門鈴再次響起，李莉淚人似的站在那裡，「強，我不該打你。」說完，便撲在我的懷裡，抽噎道：「你真的恨我嗎？你真的希望我死嗎？」



我漠然地將她推開，看著那垂在欄杆上的長襪，冷冷地說：「為什麼回來？回來就只有一條路。」其實那一瞬，我真的不希望李莉會再回來。



李莉默默地走向欄杆，脫下鞋，踩到凳子上，把長襪環在脖子上繫好，看著我說：「我愛你。」



我沒有想到，李莉真的踢開了凳子。



由於襪子有彈性，李莉整個人一下子站在了地上，但絞索卻緊緊地纏住她的脖子，她的手想抬起來拉開窒息她的長襪，卻只抬到一半就無力地垂下了，看著我的眼睛也開始無神地盯著前方，滿臉通紅，嘴裡發出嗯嗯的聲音。



不一會兒，她的身子又往下一沉，幾乎要跪到地上，併攏的雙腳沿著牆邊慢慢滑動著，我發現她穿著淺灰色絲襪的腳在不停地抖著，最後身體側著，雙腿伸得直直的，緩緩閉上了眼睛，低下頭去。



這時，我突然驚醒般地衝向茶几，抄起水果刀，想去割斷那已經抻得像細線一樣的絞索，可是，到了李莉的面前，我猶豫了，我的魔性讓繼續站著，看著時而抽動一下身體的李莉，始終沒有救她下來。



我走向浴室，打開噴頭，任冰冷的水沖在我的頭上，澆透我的衣服，我哭了，特別傷心地哭著。



那一刻，我深深地感受著難以自拔的痛苦，我知道，李莉的眼神告訴我，在她蹬開凳子的那一瞬間，一定以為我會救她下來，然而，我沒有，她用生命對我進行了最徹底的瞭解。



李莉固執的聲音在我耳邊不停地響著：「我相信沒有人比我更瞭解你了……」



我為李莉洗身、化妝，找了一雙薄薄的灰色的長絲襪給她穿上，絲襪和她深色的皮膚渾然一體，我親吻著她，和她守身如玉身體交合在一起。



那晚，我抱著李莉冰冷的屍體，總是在重複著一句話：「傻丫頭，我只會用這種方式愛妳，只能這樣，殘酷。」直到不知不覺中睡去。



第二天，我把李莉也埋進了地下室，開著惠的車在外邊漫無目的地轉了一天，晚上，又到了那條久違的運河邊，那時，我意識到，可能要出問題了。



李莉的失蹤引起了方方面面的重視，首先是濤來找我，他的眼中已看不到朋友的影子，異樣中滿是懷疑，我承認李莉來找過我，後來憤然而去。



濤看著我無辜的樣子，突然問了一句：「王海霞呢？」



我奇怪我平靜得出奇，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：「你不相信我可以，事情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。」



隨後，警察也來找我談話，他們用懷疑的眼光審視著我，觀察著別墅裡的一切，但他們沒有把這件事和王海霞的事聯繫起來，我想，可能是濤沒有出賣我吧，他或許對我還留有一絲希望，雖然他已經不太信任我了。



我與警察周旋了數月，他們還專門出動搜查了這所大宅子，然而我的沉穩、細緻和敏感，以及我一貫地外在表現救了我，而且，從警察的邏輯看，我好像沒有殺人的動機和必要。



隨後，我和惠的關係一度陷入危機，惠曾為我在她的家裡和女人約會而和我大發脾氣，她一直認為，當然我也是這麼認為，那個大宅子是她的家，而不是我們的家，在我們即將離婚的那天，惠卻改變了主意，「強，我離不開你，我是霸道了些，但我的一切都是你的，我肯定會死在你的前面。」



她忽然有些傷感地說道：「我很累，也許哪天我寫好遺囑，就去死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，我只需要你在我活著的時候陪著我。」



我倒真希望能看到這個女人死的時候，而且更重要的是那所大宅子。



於是，我們又開始了一如既往的「生活」。



五年以後，我遇到了劉新芝，也是到目前為止我的最後一個受害者。






（六）







我是在銀行認識劉新芝的，那天人不算多，大家都靜靜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候著。



我感到身邊的一個女孩兒一直在忙碌著翻看一疊資料，下意識地我轉過頭去，竟發現了一張靚麗的臉龐，柔順的長髮綰在腦後，更顯出女孩兒的不俗的氣質。



這時，女孩兒抬起頭來，看著我笑道：「你好！」



正在我詫異之時，一張名片遞了過來。



劉新芝，一個很美的名字，一個漂亮的女孩兒。



我一邊看著名片，一邊說道：「喔，妳是保險公司的。」



劉新芝馬上接著話茬開始介紹他們公司的險種，我對保險推銷不感興趣，也被她說得暈暈忽忽的，於是敷衍道：「我再考慮考慮吧。」



「那好，」劉新芝似乎看出了我的不耐煩，轉而問道：「先生有名片嗎？或者留個電話？」



「有妳的名片就可以了，考慮好了我給妳打電話。」我草草地說道。



我低下頭，突然，發現一雙好大的腳，腳脖子處露出淺灰色的絲襪，我不禁想著：不知腳型好不好？



我的心一動，隱隱感到或許機會來了，沉默了不到十秒鐘，我又對劉新芝說：「其實，這些事我一般不管，有時間妳可以給我那位介紹介紹。」



「好啊，」劉新芝似乎又進入了狀態，「不知您夫人什麼時候有時間？」



「今天是週末，她現在就在家呢。」



「在家？遠嗎？」劉新芝有些遲疑了，「她會歡迎我上門嗎？」



「我家不遠，至於是否歡迎，不好說，應該問題不大吧。」



真是無巧不書，就在這時，惠從外地給我打來電話，說事情進展得不順利，需要推遲回來三、四天等等。我應著，順便說了有人要上門推銷保險的事，惠有些不耐煩，我順勢說道：「好吧，就這麼辦了。」



掛了電話，我對劉新芝說：「待會兒有時間嗎？我那位在家。」



「看樣子你在家裡是三把手吧？」劉新芝調侃起來。



「不，二把手，我還沒有孩子。」我笑道。



在銀行辦完事，劉新芝跟著我出來，我發現她的身高至少有一米七，但走起路來挺拔而輕盈，她毫無戒心地坐上我的車。



一路上，我瞭解到，劉新芝以前曾當過游泳教練，我心中暗暗想道：難怪身材這麼好，不過，恐怕要認真對付了，不可大意。



我把車直接開進車庫，帶著劉新芝從裡門進入客廳。



劉新芝一邊環視著周圍的環境一邊問道：「您夫人呢？」



「剛才她說去買點兒菜，很近，馬上就會回來。」



「這麼大的房子，您不請保姆嗎？」



「我愛人不上班，反正她也閒不住。」我把「準備」好的水遞過去，說道：「先坐，喝口水吧。」



「謝謝，還真有些渴了。」劉新芝一口氣把水喝下一大半。



不一會兒，劉新芝好像感到了什麼，她先是有些遲疑，接著她的眼睛中射出毒辣辣的光，「你……」她一下子站起來，向門口跑去。但是在距門口只有幾步的地方，她的身體重重地撲在地上，發出一聲悶響，兩手向前伸著，船鞋也從腳根滑落下來。



我長長地出了一口氣，當時還真怕她一下子跑了出去，但腳下就像長了釘子。



過了一會兒，我才緩緩走上前去，一把把劉新芝翻了過來，劉新芝的頭無力地轉向一邊，腳上的鞋徹底掉了下來，露出一雙比我想像的還要完美的大腳。



我抓起劉新芝的雙腳，一直把她拖到浴室……



沐浴完畢，我找出一雙淺灰色的中間帶開口的連褲絲襪給劉新芝穿上，劉新芝完美的體型讓我唏噓不已，我端起她的腳在我下體摩擦著，身體不住的抖動，接著，便是一番雲雨。



我坐在劉新芝的身邊，用手撫弄著她的臉，劉新芝的頭毫無知覺地隨著我的手擺動著，如何處置她呢？



不能讓她醒了，我想著，剛才在移動劉新芝時，我感到了她的份量和反抗能力，沒必要節外生枝。



突然，靈光一現，我想起古時用濕紙貼住口鼻使人窒息的法子，不禁一陣狂喜。



我把劉新芝的手腳捆好，端來一盤水，找出幾包濕巾紙，用水蘸一下紙，嚴絲合縫底貼在劉新芝的臉上，只露出她的眼睛。



沒貼幾張，劉新芝就開始有反應了，身體微微動著，發出「嗯、嗯」的聲音，眼睛閉著，但眼球在不停地轉動。



隨著紙越貼越多，劉新芝的反應也越來越劇烈，身體開始抖動，腳背繃得筆直，不時地抽搐著，嗓子裡的咕嚕聲也越來越大。



最後，只見劉新芝的身體一挺，隨著重重的嚥氣的聲音，又軟了下來，兩腳也放鬆了，腳尖慢慢指向兩邊，一股尿液湧出來，浸濕了絲襪和床單。



回首時，只見劉新芝揚著下巴，頭髮散亂著，雙眸半合，失神的眼睛望著雪白的房頂……



我再次為劉新芝淨身，拖著她換了一個房間，找出一雙白色的連褲襪給她穿上。



在和她的屍體纏綿一夜之後，我把劉新芝也深深地埋了。



我又來到那條久違的運河邊上，煙一支接一支地抽著，瘋狂後的平靜讓我的心如止水，純情的王海霞，純真的張思敏，純樸的吳寧，純正的李莉，純美的劉新芝，在我眼前一一浮現，我已沒有一點點罪惡感，我只有滿足後的舒暢和平靜。



我無法預知下一次還會在何時爆發，但是我知道，我已經無法阻止慾念的腳步。



微風穿過河面輕輕吹在我的臉上，我凝視著河水蕩碎天上的月亮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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